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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更像一个现代国
家，物质丰富，五业并举，
一度还拥有天下第一流的
学术与艺术。可以稍稍展
开一下想象，如果不是处
于冷兵器时代的战国，那
么在军事方面，齐国将有
足够的财力开展军事科
研，并购买和研制最现代
化的武器，国防应当是完
全不成问题的。

不过，未来的决战是
一回事，现世的享受又是
另一回事。齐国国君以及
他们的整个集团，正在全
力消受丰盈的物质。声色
犬马自然不在话下，更为
奇异的追求也接踵而来。
齐桓公公开宣称人世间所
有的享乐都已尝试过，唯
有人肉还没有吃过，于是
就有了易牙献子的耸人听
闻的记载。君王殿阙无
数，宠幸无数，却还要巡游
于官设的妓院。以管仲的
殷勤和智慧，集结财富的
能力是第一流的，服务的
周到也不会有问题。上有
所好，下必效法，所以许多

年后苏秦所描绘的临淄城
的“盛况”，其中透露出的
市民的享乐主义，也就不
足为奇了。

一代霸主齐桓公大概
梦中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
终局。他的晚年虽然仍旧
拥有天下最强大的军队，
却不能将自己解救出囚禁
的高墙：几个佞臣竟然在
宫廷混乱中筑起了四面大
墙，把齐桓公囚在里面，使
外界不能与之沟通。这时
的赫赫霸主不仅不能威令
四方，连喝水吃饭都成了
问题，他向一旁的妇人索
要吃的喝的，妇人回答：

“哪里有啊！”齐桓公竟然
被活活饿死了，死后近七
十天无人过问，蛆虫都爬
到了户外。

齐宣王时期是更有名
的“盛世”，享乐的资本似
乎也更大了。当时有人对
他说：世上所没有的良马

和良犬，以及王嫱西施那
样 的 绝 色 ，如 今 您 都 有
了。齐宣王要建造一个宫
室，面积竟广达百亩，堂上
住得下三百户，结果征调
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盖了三
年。齐国不仅有雪宫，还
有渐台、祭台、瑶台、柏寝
台等，到处都是华丽的宫
殿，专供君王们游乐。

齐闵王在经历了威王
和宣王的两代强盛之后，
势力远在其他诸侯国之
上，骄横到不可一世，竟然
称帝，四处征讨，惹得人怨
沸腾。这个时候稷下学宫
已经完全变成了装点门面
的东西，学者们如果敢于
议论政事，就会遭到程度
不同的贬斥，有的甚至被
残酷地当街杀戮。结果一
些最重要的学者先后都离
开了齐国，有的是冒着被
杀的危险急急出逃的。这
时候的齐国已是上层纵情

享乐，下层绝望无为，国势
羸弱，民心涣散。曾经强
大到无可比拟的齐军，竟
然在拼死进逼的敌军面前
一哄而散，成了一时的笑
柄。不久前还傲慢不可一
世的齐闵王，被进犯之敌
一口气赶出了临淄城，华
美无比的宫殿给洗劫一
空，敌军搬运珠宝奇珍的
大车日夜忙碌。齐闵王逃
到了东部小国，最后竟然
被赶来救援自己的将军用
最残忍的方法杀死了。

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
度，物质主义闹得沸反盈
天的年代里，经过几代齐
国君主毫无节制的挥霍，
精气早就耗尽了；可以说
这个国家已经被物质所
累，被奢靡所伤，毒至骨
髓，病入膏肓。就这样，在
恣意放纵了几代之后，到
了齐建王这儿也就该结束
了，它终于永远地画上了
一个句号。

摘自《芳心似火——

兼论齐国的恣与累》

文人墨客在朋友之间
“赠诗”是常有的风雅事，
如要说文人与素不相识的
盗贼“结缘”，从而留下“赠
盗诗”，则实在令人深感惊
奇。但历史上确有其人其
事，而且至少有3位文人曾
即兴留下“赠盗诗”。

晚唐诗人——李涉

晚唐太和年间，著名
诗人、官居太学博士李涉
路经九江，傍晚船停泊皖
口江边。忽遇一伙盗贼，
厉声盘问：“船上何人？”李
涉的随从应声道：“诗人李
博士。”那盗贼首领闻声，
忙令手下收起利器，并和
颜悦色地向李涉的随从拱
手道：“果真是李涉博士，
不用剽夺了。久闻李博士
诗名，但愿求得赠诗一首
就心满意足了。”这时李涉
踱步走出舱外，笑道：“想
不到‘绿林豪客’竟是风雅
之士，难得，难得。”说罢，
即兴赋诗七绝一首以赠，
题为《井栏砂宿遇夜客》。
其诗云：“春雨潇潇江上

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
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
半是君。”“夜客”获赠诗大
喜，道一声：“后会有期！”
即率众贼乘小船飞快离
去。

李涉“赠盗诗”寥寥28
字，竟戏剧性地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不用逃名姓”
与“豪客夜知闻”相呼应。
其意是说，我本意想隐居
避世，看来没有必要了。
并用诙谐的口吻说，更何
况“世上如今半是君”呢。
无意中流露出他对由小股
农民“造反”到聚汇成声势
浩大的黄巢起义、动乱社
会现实的感受与认知。

清代书画家——郑燮

清代著名书画家、诗
人、“扬州八怪”之一郑燮，
字克柔，号板桥。历任山
东范县知县兼摄朝城县
事，后调任潍县知县，因荒年

请赈救民而获罪，辞官回家。
有一天，天冷夜黑，又

下着蒙蒙细雨。郑板桥辗
转不能入睡，忽闻有盗贼
光顾。他想人家以为我辞
官回家，肯定有金银财宝，
哪知我是穷县令，清贫如
洗。我得事先给他打个

“招呼”。于是斜躺着身子即
口吟道：“细雨蒙蒙夜沉沉，梁
上君子进我门。腹内诗书有
千卷，床头金银无半文。”

那盗贼闻声暗暗吃
惊，转身想越矮墙溜走。
这时，又听到里面传来的
吟诗声：“出门休惊黄尾
犬，越墙莫损兰花盆。”

盗贼一听，竟有恶犬
防盗，如碰掉墙上兰花盆
弄出响声，岂不惹出麻烦，
于是小心翼翼地侧身避开
兰花盆。刚一跳出墙外，
又传来了板桥吟诗声：“天
寒不及披衣送，趁着月亮

赶豪门。”
那盗贼侧身细听，原

来是“送客”，不禁“噗哧”
一笑，白忙乎半夜，赶紧溜
之大吉。

晚清诗人——王彦卿

晚清诗人王彦卿，满
腹才华，但时运不佳，屡次
应试，都榜上无名。家里
除了数千卷旧书外，别无
值钱的东西。有一寒夜，
月色昏暗，冷风刺骨，一盗
贼撬门而入，意欲盗窃，这
时彦卿尚未入睡，便即兴
苦 吟 七 绝 一 首 以 赠“ 夜
客”。其诗云：“风寒月昏
夜 迢 迢 ，空 劳 君 子 走 一
遭。家有旧书数千卷，拣
些带回教儿曹。”

前两句是穷酸的自
白，让“夜客”白辛劳一趟，
实在不好意思；后两句是
家里只有数千卷不值钱的
旧书，你从中拣些带回家
教你的孩子们吧！那“夜
客”怎么会对旧书感兴趣
呢？于是就悄然离去。

摘自《团结报》

读大学的时候，我们
不再小心翼翼地凡事都遵
守规则，亦不再崇尚权威，
对于许多事情，常常有逃掉
的侥幸心理，而且在这一路
奔逃里，觉得刺激，似乎逃
掉老师的呵斥，逃掉门卫的
检查，是件物超所值的事
情。尽管，很多时候，我们
不知道自己是傻笨的孩子，
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

我记得曾经和朋友去
苏州的园林里游玩。信奉
逃票主义的我们，当然不肯
从前门进入，而是兜来转
去，寻到一处可以翻越过去
的残墙。两个人费力跳下
去的时候，被故意设置的铁
丝网绊住了，朋友划破了小
腿，我的手臂也光荣地负了
伤。但这并不是最气结的，
当我们从疼痛中醒转过来，
才发现面前还有一堵更高
的墙。而墙的高度与其上
安插的“机关”，已经超越了
我 们 人 工 所 能 解 决 的 范

围。准备原路返回的时候，
园林的警卫，突然面无表情
地走了过来，而且，不偏不
倚，在我们的下面仰起头
来。

我的一位同窗，是当时
我 们 推 举 出 的“ 逃 窜 之
王”。但凡有他在，我们便
可以看到免费的电影、话剧
或者演出。他总能巧妙地
逃掉重重的检查，或者寻到
那进入侧门的钥匙。而他
最出名的，则是一次又一次
地逃爱事件。

那时他人长相颇佳，不
似后来胖得不可收拾，再加
上有些小聪明、小浪漫，所
以颇得女孩子喜欢。据说
给他写过情书的，不下十几
个女孩，且一个个如花似
玉。但这位仁兄却似淘气
的孩子，打一竿子新鲜甜

枣，便撂下重新找寻新的，
让那些刚刚进入爱情幻境
的女孩，一下子从云端处跌
落至冰冷的水泥地上，心底
的失落与忧伤深入骨髓。

这位仁兄当然毫不介
意，他在莺声燕语里，流连
而不忘返，并乐此不疲，觉
得爱情可以时时更新。只
是他忘记那杀毒软件能够
升级，病毒同样日日更新。
他的逃爱功力年深日久，结
了厚茧，刀枪刺入，都不见
血。而那些被他厌倦甩掉
的女子们，也不是单纯到他
一个眼神，便可以一生回味
的仙子。等到后来毕业之
时，他历经重重磨难，成功
应聘到一家私企，正待大展
身手，却不幸在上班的第一
天，在老板的办公室里，发
现了其中一个深爱过他，却

被他无情逃掉的女孩。而
这个女孩，则是老板最疼爱
的宝贝女儿。

这一次，他当然是撞到
了枪口上，而且那枪口锋利
无比。他的逃爱武功，再如
何高强，终究还是被一下刺
穿，连惨叫都没有来得及，
便倒地而亡。

年轻的时候，这样的小
伎俩，充斥了被我们大把花
不完的雾一样的时光、重重
萦绕着的生活。我们常常
看不清那雾霭遮挡住的路
途，以为有千万条小径，可
以通幽，却不知，东逃西窜，
竟是一次次误入那狭仄阴
暗的死胡同。到最后，不得
不后退到来时的路上，重新
按部就班地寻那敞亮正途。

逃之夭夭，原本就是丢
盔弃甲，人生里一场最不合
算的买卖。

摘自《青年一代》

小学的时候，跟同学
打架，胳膊上挂了彩。回
家不敢让暴脾气的祖父知
道，便在大夏天里天天穿
长袖衣服，以掩盖伤痕。

发现这段经历似乎有
着某种象征意义，是多年
以后的事。

总是被伤着，身上有
太多隐秘的创伤，即便是
最亲密的人，也不能或不
便相告。

起初，根本没料到自
己是奔着一个伤口去的。
欢天喜地地，向着惹得自
己心动的方向进发了。那
快乐自然也是隐秘的，没
有想到要与谁分享。只是
自己的口与自己的心频频
对着话，有意让其中的一
个站到另一个的对立面去
讥诮嘲讽她，劝她回头，但
另一个却是才思敏捷，牙
齿伶俐，几句话就把那个

挡道的东西给撂倒了。明
知道自己原是偷偷偏向着
那个做傻事的自己，却奈
何不了她，只好由她去了。

捧出一颗心，任小鸟
来啄。小鸟当真来啄了，
才知道心痛到底是怎样一
种况味。

夜来无眠，悄悄检点
自己隐秘的创伤。总想用
高傲命名自己的灵魂，可
在一个特别的时刻，她却
甘愿与卑微为伍。她不惜
降低自己，为的是衬出一
朵花的美丽。她的痛苦多
源于对世界要求的过分
——在春天之外再要一个
春天，在少年之后再要一
回少年。被回绝的时刻，
她不禁莞尔，身上，却分明

有了伤痕。
“你是因爱受伤”——

她这样对自己说。她想起
了自己面对一份爱曾是多
么嘴硬，她说：“我不爱你，
我只是爱上了爱你的那种
感觉。”

那种感觉，是抛洒着
玫瑰花瓣走在刀锋上的感
觉。痛，瞬间从足底传到
心尖；她却强令自己笑靥
如花，衣袂飘飘，在纷飞的
花瓣雨中走成一个快活仙
子。

多少年，一心渴望着
有人能睁开第三只眼看到
自己身上隐秘的创伤。“如
果有人猜到了，索性就朝
他和盘托出！”终于遇到一
个也有着隐秘创伤的人，

但是，在得知了伊人内心
的秘密并陪着伊人慷慨垂
泪之后，伊人向她索要故
事，她竟然恬然背叛了自
己。

——能够诉人的，伤
的浅；不能诉人的，伤的
深。

战战兢兢地跟自己
说：遍体鳞伤之后，便再没
有可伤之处了吧？哪知又
错了。因为同一个地方，
居然可以反复承载创伤
……

跟一个小我 11 岁的
女孩聊天，发现她竟是个
可遇不可求的听者，便毫
不隐讳地告诉她说：“我的
生命史，就是我的伤心史
……”她听了浅浅一笑说：

“妙人儿大都这样。”
摘自《青年文摘》

院子里有数棵桐树、榆
树、槐树，以及几株苦楝树，
春天过了一段时间了，那些
榆、槐、楝早已舒展开绷了
一个冬天的愁容，只有临近
水井那几株梧桐树还没有
一点儿绿意。春风又吹过
了几天，那些树早已盛装
了，这时桐树才像一个姗姗
来迟的女子一样，慢慢从闺
房里探出头来。牙瓣儿的
楝花已洒满了整个院子，淡
嫩淡嫩的铺着，你拿起扫帚
开始清扫它们，等你清扫干
净的时候，在不经意的抬头
间，你发现井台边那几株桐
树已露出了花骨儿了。又
下了一场春雨，几个暖暖的
春风天，那些桐花便一簇簇
一束束的开了，再不是那个
姗姗来迟娇羞如同林妹妹
的样子，而开得如同王熙凤
一样泼辣，院子其它的花早
已谢了，你从井边担水进屋
的时候，有几片落在那清涟
的水上，你那年才十三岁，
还不能完全的担起那一担
水，摇摇晃晃的，那些细小

的花儿跟随着水桶晃动，
有几朵溅落了出来。你
恍然想起读过的诗句来，

“莫道春花已怡尽，点滴
桐花春不老。”

村子里人忙着到庄
稼地里去了，给隔冬的小
麦锄草，或是准备牵牛耕
田，浸种下泥，没有一个
人有空闲去注意井边那
几株桐树开花了。它们
站在井台边，默不作声，
寂寞开着，老去，落下。
幸好去年相识的几只燕
子飞回了，它们落在那桐
树上喃喃说个不停，出了
一趟远门，见了一些世
面，燕子们总会有很多路
上有趣的事儿同这位老
友说吧。你从祖父那厚
厚的书箱里掏出几本线
装书来，然后便学着祖父
那样摇头晃脑读了起来

“夹道春花不胜锦，不见
桐花笑春风”“不俗媚眼
发暗香，点滴便知桐花
否”“春风不忘遗落痕，催
得桐花半醒来”……读着

读着，春风又来了，那些淡蓝
色，状如喇叭的花朵儿落了下
来，落在那些竖排版的纸上，
清香悠远。燕子们衔着草儿
从落花中穿过，进了屋子，停
在那根桐木横梁，它们的笑声
像桐花那样在春风中飘着。

离开故乡有好几年了，不
见桐花有好些日子了，前夜偶
翻那些线装书，读晏殊词“金
风细细，叶叶梧桐坠。”没有想
到又与梧桐相逢了。今夜正
是“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的时分。院子里的那几株梧
桐又浮了上来。六岁那年，我
让开水将腿烫伤，疼痛难忍。
惊动正在梧桐树下洗衣的母
亲，她飞快地跑了过来，顺手
从树枝上捋了一把桐花，放在
手中揉搓，从那嫩嫩的花瓣儿
搓出一些汁来，母亲把它敷在
我伤口上，那尖酸的疼痛渐渐
淡了下去。如今隔母亲在千
里之外，离屋后梧桐也有千里
之遥，再深的疼痛也没有母亲
与梧桐了，只能自己贴上那没
有一点人情味的创可贴了。

在故乡，无论谁家，只要

生了个女儿，便总会在屋前
屋后栽种数棵梧桐，以求女
儿成凤凰时，将有梧桐栖，
或者女儿们长大以后，用梧
桐木做嫁妆。母亲说，我家
的井边的那几棵便是生我
之时种的，它们在家里院落
里 开 开 落 落 有 二 十 多 年
了。一直没有引来凤凰栖，
却引来数只燕子在上面筑
巢安家。母亲一直说，燕子
是奔波命，年来年去，南来
北往的奔波着，我何尝不是
一只奔波的燕子，但是人在
异乡，也没有梧桐可栖。前
些时候收到母亲的来信，说
我的年龄不小，家里的那几
株梧桐树也有那么大了，是
不是该砍了做嫁妆了。我
没有回答母亲，只是在电话
中问她梧桐树上的燕子们
可好。

昨夜又是一场春雨，想
来在昨夜风雨中，故乡井边
那几棵梧桐树又有多少桐
花让风雨捋落下来，它们该
顺着那涓涓细雨汇成的流
水，入河，入江，入海，消融
在世界的尽头。那在风雨
中的燕子是否安好？

摘自《新世纪文学选刊》

毕业十年的那次同学
聚会。我们一帮大学同学
包了一个清吧的大套间。
聚会的组织者是班长，他
一直在瞄门口的玻璃幕
墙。突然，他眼睛一亮，兴
奋地小跑出去，没过一会
儿，带了一个女人进来。

那是个打扮精致的
女人，穿着淡金色立领蕾
丝薄衫，淑女半身裙，拎着
小坤包。我们都有些诧
异，房间里安静下来，女人
但笑不语，我突然从她狡
黠看我的眼神里回想起
来：她是麦小葵!

房间顿时像投进了一
个火球般热烈起来。男人
们蹭着往前凑插科打诨；
女人们或亲昵或艳羡地围
住麦小葵。麦小葵如此意
外地一石惊起千层浪，要
知道她以前可是丢在人堆
里连渣都找不着的角色!

让人觉得仿佛她生活
在上流社会。班长介绍
说，麦小葵上周刚从西班
牙回来。面对女人们的打
探，麦小葵笑言，她是三无
女郎，没房没车没老公。
唯一有的就是这 几年在西

班牙的一点经历。她说的
时候，仿佛只是在轻言细
语地谦虚自己没有一件合
适的外套一样。班长开玩
笑说，放心吧，以你的条
件，这些还不是手到擒来!

和麦小葵私下聊天，
要她秀一段西班牙文给我
听。麦小葵随口朗诵了一
段她喜欢的诗歌。我一个
字儿没听懂，但听呆了。
那种明快的音节，让人感
觉她像是一只颈项高抬的
鹤。我打趣说：你去趟国
外，都变欧化了，连气质也
变了。

麦小葵哈哈笑着，说，
你知道在国外华人圈里流
行的一种说法吗?女孩子的
容貌是随着她年轻时学什
么而改变的。音乐令她文
静，英国文学令她娴淑，而
拉丁语能 令她高贵。他们
说，要培养一个女子的气
质有一条简单的秘方：出
身上海世家，香港读修女
教会学校，除了英语，学一
门拉丁系的语言，最好是
意大利文或西班牙 文。意
大利文是文艺复兴艳丽的
摇篮，充满阳光感；西班牙

文会令人想起宗教裁判所
和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有
点像一片漆黑的星空。两
样都与拉丁同源：天主教
堂的 梁柱和中世纪的诗
篇、鹅卵石的小巷和多情
的男低音歌手。学好一门
南欧的语言，就像终身抹
上了一层嫣红的唇膏。那
些随音节自然流露出的风
情，是任何保养品或 者华
贵的衣服都无法代替的。

在西班牙的几年，我
很艰难地从头学西班牙
语。本来我只是公司外派
两年，但在学习西班牙语
的过程中，我喜欢上了这
个国家的文化。如果我期
满归国，可能现在已经是
那个公司的高层人士了。
我考虑了很久，选择了辞
职，继续留在西班牙。

我租廉价的地下室，
每天去咖啡厅打工，去大
学旁听，过着城市边缘人
的生活。但我却觉得特别
充实，我真实地融进了那
种文化，并且从里面感受
到很多意外的惊 喜，比如
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
友，学会了怎么和不同种

族的人坦诚地相处。我当
临时翻译，借机游遍了欧
洲，还曾经和一个摩纳哥
皇族结伴同游法国的小
镇 ，参 加 镇 长 儿 子 的 婚
礼。我的世界不再是单一
的过日子，每一天都和不
同的惊喜相遇。

这几年近乎于流浪的
生活，虽然让我因此放弃
了金钱、地位，可 是我却因
此得到了人生不可能再通
过其他方式得到的东西，
它让我有可能把眼光放得
更高更远。这样的经历和
生活，让我觉得整个人都
是开放的，思想是开放的，
一 切都是皆有可能的。即
使我现在一无所有，我也
相信将来我会过得更好，
因为我比别人拥有更多的
经历。

这就是麦小葵的生活
方式，其实也是我们都可
以学会的生活方式。学一
门外语的女人会格外地有
气质，因为她掌握的不仅
仅是一门语言，还有一种
与众不同的自信。你是否
和我一样，已经跃跃欲试
了?

摘自《中外文摘》

书痴 指古代专心读书
之人。如陆游诗云：“白头
尚作书痴在，剩乞朱黄与校
雠。”

书库 指博学饱识之
士。《隋书·公孙景茂传》载：
他“少好学，博涉经史”，“时
人称为书库”。

书淫 指好学不倦、嗜
书入迷的人。《晋书——皇
甫谧传》称皇甫谧“耽玩典
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
淫。”

书癫 指读书入迷、忘
形似癫的人。如陆游在《寒
夜读书》一诗中曾用“书癫”
一词自我解嘲，诗云：“韦编
屡绝铁砚穿，口诵手抄那计
年，不是爱书即欲死，任从
人笑作书癫。”

书橱 指学问渊博之
人。《宋史·吴时传》载：“时
敏于为文，未尝属稿，落笔
已就……立地成橱。”宋代的
李纲以博览群书、博学强记闻
名，人号“书橱”。

书迷 指一心迷恋于书
的人。元末宋濂，因家贫无
力购书，只好到处借阅，读
后还把书全抄下来，即使天
冷砚台结冰，手指僵硬，也
抄书不止。被称为“书迷”。

书城 唐代李泌，不但
看书多，而且家中藏书汗牛
充栋，被誉为“书城”。

书仓 后汉的曹平，积
石为仓以藏书。号曰“曹氏
书仓”。

书窟 五代人孟景翌，
一生勤奋读书，出门则藏书
跟随，终日手不释卷，读书
所坐之处，四面书籍卷轴盈
满，时人谓之“书窟”。

书巢 南宋著名诗人陆
游，在山荫家居时建造了一
个书房，自命为“书巢”。

书柜 明代文人丘琼勤

奋好学，才思敏捷，故有“书
柜”的美称。

小儿学士 称 北 周 宗
懔。据《北史·宗懔传》：“宗
懔，字元懔，南阳涅阳人
也。少聪敏，好读书，昼夜
不倦，语则引古事，乡里呼
为小儿学士。”

斗酒学士 指唐代王
绩。《新唐书·王绩传》记：

“王绩性简放嗜酒，武德初，
待诏门下省。依定例，官给
酒日三升：”或问：“待诏何
乐耶?”答日：“良酿可恋耳!”
侍中陈叔达闻之，日给酒一
斗。时人遂送王绩“斗酒学
士”的谑称。

尺二秀才 古文“盡”字
的俗写字为“尽”(现用作简
化字)，由于“尽”字由尺下
二点构成，故而戏称书写俗

字 的 读 书 人 作“ 尺 二 秀
才”。这名称首见于南朱孙
奕《履斋示儿编·声画押韵
贵乎审》：“初，诚斋先生杨
公(杨万里)考校湖南漕试，
同寮有易义为魁。先生见
卷子上书‘盡’字作‘尽’，必
欲摈斥。考官乃上庠人，力
争不可。先生云：‘明日揭
榜，有宣传以为场屋取得个
尺二秀才，则吾辈将胡颜?’
竟黜之。”

著脚书楼 宋代赵元考
的绰号。他博览强记，宋朱
牟《曲洧旧闻》卷二载：“(赵
元考)无书不记，世称‘著脚
书楼’。”意为：赵元考好像
会行动的书楼一般诗书满
腹。

不栉进士“栉”为男子
束发之梳簏。“不栉进士”喻
称有文才的女子。如唐刘
讷言《谐噱录·不栉进士》
载：“关图有妹能文，每语人曰：

‘有一进士，所恨不栉耳。’”
摘自《青苹果》

话说中日两国在翻译
外国国名的时候，都喜欢用
汉字标识，在表音的同时，
也表一点意。这就造成了
每个国名都会给读者一种

“望文生义”的先入之感。
先说最引人注目的例

子。日本把“美国”叫做“米
国”。这个译名得到一位姓
孔 的 中 国 学 者 的 高 度 赞
扬。他说，那个国家的主要
特点不在于美，而在于拥有
吃不完的米山面海，人家是
真正的农业大国。在那个
国家里，你根本看不见“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
民，人家的粮食哗哗地涌向
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国家。至于“美国”这个好
听的名字，应该由联合国进
行慈善竞拍，谁出钱多就给
谁用五年，五年后再拍，岂
不爽哉！

至于日本把俄罗斯叫
做“露西亚”，孔老师却表示
不大认同，觉得这个名字水
灵灵、俏生生的，不符合该
国从彼得大帝以来建立的
粗豪的民族形象。

日本把法国叫“佛兰
西”，也凑合，但不如“法兰

西”好。一个“佛”字，显得
老气横秋了点，略减了些浪
漫气息。而“法”字是带

“水”的，有水则活。
日本把“意大利”叫做

“伊太利亚”，则纯粹是败
笔，把人家精精神神的一个
花花公子，整得像个老太
太。中国翻译成“意大利”，
何其痛快。有个谜语：资本
家的心愿，打一国名。谜底
就是“意大利”也。

而德国，日本叫做“独
逸”，我认为，这是最棒的一
个翻译！代表了日本使用
汉字的最高水准。中国叫

“德意志”也不错，体现了这
个民族的理性和尊贵，那种
佼佼不群之气概令人油然
想到了歌德、海涅、贝多芬、
莫扎特、马克思、尼采等一
个加强班的超级伟人。

日本把“瑞士”叫“瑞
西”，也不大好。因为这个
国家的形象应该是男性化
的。中国有个谜语：好汉，
打一国名，谜底就是“瑞

士”。瑞士表和瑞士军刀都
是举世闻名的，你想，要是
换成个娇滴滴的“瑞西”，那
表和刀恐怕就卖不出去了。

澳大利亚，日本叫“濠
太刺利”，这简直就是胡
闹。给人的感觉是一条壕
沟里边堆满了吃剩的鱼刺
啊、蛤蜊啊，又扎人又刺
眼。建议澳大利亚政府向
日本郑重索赔，太伤自尊
了！

最后说说荷兰跟比利
时。日本把前者叫“和兰”，
把后者叫“白耳义”。第一
个还说得过去，就是有点
土，好像一个村姑的名字，
春兰的妹妹。不如“荷兰”，
字面是两种花卉，看着就清
新悦目，而且该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鲜花出口国，叫“荷
兰”也名副其实呀。后者

“白耳义”则在字面上缺乏
美感，令人想到“耳朵里爬
满了白蚁”，即便单论“白
耳”二字，也不过除了跟动
物有关，就是跟“一穷二白”

有关了。
那么中国叫做“比利

时”，好在哪里？这里面难
道包括了什么高雅的意思
吗？当然了，我告诉你一个
掌故。晚清时候，有个比利
时的鬼子军官，是个中国
通，混在八国联军的队伍
里，到北京占了不少便宜。
和谈时，他质问中国人为什
么把他们国家的名字翻译
得那么不好，不如“法兰西”

“葡萄牙”那么美丽，是不是
看不起敝国呀？清朝一位
大臣，就指着门口的桃花，
给他出了一个上联：“公门
桃李争荣日。”满座想了半
天，无人能对。那位大臣缓
缓说出了下联：“法国荷兰
比利时。”鬼子一听，不由得
感叹，自己的汉语水平还是
很差呀，遂不再那般嚣张
了。

其实，国家如果不强
盛，名字再好听好看也没
用。

摘自《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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